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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想跟各位分享，我如何看待诗跟散文这两种文体。 

 

从影像的角度，我会这样看诗跟散文的差别：在诗的表达里，人跟世界是不分的，进行创作

和思考的主体，跟我们的世界整个融为一个状态、一种东西，再透过可能是文字也可能是影

像的媒介来进行表述；但散文，一直处在一种状态，进行创作或述说的主体跟这个世界并不

是以整体跟整体再融合成另外一个整体的方式来进行表述的，而是在一个时间的过程里，不

断地跟世界有一个接触，然后每一个接触又不断地出现一些表述。我们如何去看待比较像诗

的影像和比较像散文的影像？我会这样看，当成为一个散文的影像的时候，会有一种关系，

每一个时刻都是一个个体与世界接触的一个特殊时刻，这个特殊的时刻不完全地再现或映照

着“我”述说主体的整体，它总是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会面。 

 

进入到今天我要谈的，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影像有生命吗？” 。联系诗跟散文的关系，在

比较像诗的影像的表达里影像会有生命，但是影像有生命是因为“我”有生命，因为在诗的语

言里，我跟世界不分。我，这个诗人捕捉到世界的本质，然后这个世界的本质又可以和这种

语言的本质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理想的时刻或者非常理想的状态中，影像的生命

就是我的生命。如果影像是一种散文的形式或状态时，影像有生命吗？又到底是什么样的生

命？ 

那么会有接下来的几个提问。 

 

首先不跟各位沟通你们可能在前几场放映中看到的影像的内容，先从一个大家都可以沟通的

问题出发，“我们为何会看到这些影像？” 它有很多层次，一个是有一些人，在欧洲有一些

人，制造了这些影像；并且有人建造和经营了 OCAT 这个空间；接着，有两位策展人策划

了这个放映，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些影像。你会发现，从上一周开始，你们之所以会看到、遭

遇这些影像，是一连串不同的人跟这些影像之间的会面，形成了这些不同的时刻。并不是因



为我们在一个封闭的空间把灯关暗，把影像投出来，或者就是因为你觉得“我感兴趣，我想

看”，然后好像就和这些影像会面了，其实并非那么直接。 

 

第二个问题：“我们为何要看这些影像？” 我想这其实是很多观众都会有的问题。一开始你

们想来看放映的时候，并不知道它是什么。来之后，或许在整个看的过程中，你们会一直问

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些影像？其实，放映这件事发生在当代艺术里有不寻常的意

义，跟在电影院里不一样。在电影院，门票决定一切，你倒霉不倒霉在你买门票的那一瞬间

就决定了。但如果在当代艺术的思考里，我们在试图不断打破创作者跟观众的经验，打破时

间和空间的经验，那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些影像？这是一个有趣的事情。你到了这个地方看了

这些影像，你其实就尝试在这样的一个时空装置里，去思考影像跟你和其他一些造成这些影

像出现的人之间的关系。你重新思考你和这些普通人以及和这些影像的关系中你的必要性在

哪里，对你来讲有什么意义，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很像有一天你跟一个朋友见面，朋友带了

另外一个朋友来见你，在碰面的时刻，你可能霎那之间会想到“我为什么跟这个人碰面”？在

试图回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来看待人跟一切的关系时，是需要一个更积极的态度的。这个更

积极的态度，我认为是当代艺术里所期待的。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为何不能完全看懂这些影像？”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出现一些影像，而这

些影像是我们无法理解的？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或者说，你要怎么办？和看电影不一

样，你看到一个电影，可以在豆瓣或者在百度上表达一些看法，“这个片子太烂了，拍得我

都看不懂”，或者“这个片子实在太好了”，这些都是非常快速的、瞬时的交流。看电影是一

个交易行为，所以顾客可以非常快的做一个判断，“我买的对或不对”。我们试图在当代艺术

的关系里想象一下，你们是遭遇一个完全在你想象范围内的人比较有趣呢？还是去遇见一个

似懂非懂的人比较有趣？这里的面会涉及到一件事，通常我们对人的想象会比对影像的想象

多。所以我们在面对人的时候，有时候比较敢冒险，而影像在我们大部分的经验里，是一个

被消费的对象。在面对看不懂的影像时，我们非常容易就会去拒绝或觉得疲惫。其实，最熟

悉这次放映中这些导演和影片的人，他们的时代是在八十年代已经有二、三十岁的人。可是

今天竟然只有可能是在八十年代出生的人来策这个展览，这里有趣的是，新一代策展人可能

对观众更有信心。反而原本我们最早接触到这一批影像的人可能对这个社会没有这么大自

信，怀疑是否会有人感兴趣？会有人愿意来看？ 

 



第四个问题是，“这些影像如何存在？” 我们常常有一个疑问，这些影像拍得人家看不懂，

为什么还可以传到中国来？你试着想想，如果在教室里，你拍了一部片子给教授看，教授觉

得你拍得我都看不懂，这太烂了，那它是连教室都走不出去。我们坐在这边，那些欧洲的、

好几十年前的影像，为什么能来到这里？我们是如何遇到这些影像的？其实这是件很容易想

象的事。如果今天麦当娜或者 lady gaga 出现在你面前，你就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可以

遇见她？影像也是一样，影像它为什么可以到你面前？ 

 

接着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更积极的来面对这个问题的最后一个点——“我们如何来看这

些影像？” 我希望从世界这个观点来切入，这也跟整个展览的主题非常有关系。我们可以问

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些影像的时候，好像看到了世界？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状

态，你其实是看不到世界的，或者说你没办法完全看到世界。可是为什么在影像里我们会产

生这样的想法？ 

 

从“世界”的角度来思考，第一个问题就是世界是如何产生的？在欧洲，从十七世纪，当开始

脱离神学的时候，就有了世界这一概念。它产生后，欧洲人了解世界了吗？其实没有，那个

时候，欧洲人的船和他们的视野都还没有到达全世界，但已经有世界的概念。基于权力、经

济的需要，他们开始建构了这一想象。这个想象过了多久时间，在今天落实到了国际化、联

合国、全球化？世界概念的形成历史并不长，这个并不长的历史对于亚洲、中国来讲，可能

是短的，那么我们到底要如何开始？ 

 

世界如何产生和对世界的书写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找到一个角度，马上

就可以看到世界，马上意识到世界，或马上写出世界。对世界的书写一直都是一种技术，各

种各样不同的技术在发展。可能透过诗，可能透过哲学、科学，在今天这个项目里最重要的

就是影像，也就是说如何透过影像来对世界进行初现。自从有了摄影，电影，直到今天的当

代艺术，很多创作者就不断地对这个世界进行书写。这些书写就形成了世界的影像。我们可

以去想象，自从我们开始习惯了有世界的观念，这个观念在每个时代都不一样，这就造成它

必须要凭借媒介。世界到底是不是一个实体，其实是一个非常难捕捉的事情，但我们可以肯

定的是，他必须要透过媒介。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影像的档案。如果我们的世界是要不断透过各种各样不同的影像来建构，

那么世界本身就是影像的档案。我们如何把影像的档案视为世界的资产？为什么世界资产这



一观念那么重要？因为当我们大家在看一个影像的时候，当我们发现这里面有看不懂的地

方，当我们思考为什么有一些我们无法理解的时候，第一时刻出现的答案很多是因为这是欧

洲人拍的，欧洲的影像，因为这是留学欧洲的人策展的影像等等。可是我们要去想我前面提

出的问题，这些影像为什么会到我们面前？从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一直到现在，这些影像已

经环游世界很多圈了，当到我们面前时，它们事实上已经是世界的资产了。它们经历过世界

很多不同观点的人，不同观点的机构，很多不同的操作方式留下来的。那么当它们到我们面

前时，我们有没有能力把它视为世界的资产？也就是说其实你是可以享有它的一份子，我觉

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当你觉得这是你的。做一个可能非常极端的假设，你环游世界，到

了某一个地方，突然有一个人叫你爸爸，他宣称他是属于你的，可是你不认识他，你看不懂

他，这时你会采取什么方式？你可以跟他讲你明明就是欧洲人的脸，明明是在欧洲出生的，

关我什么事情。但当你可以认为他可能跟你有关，因为他跟很多人都有关的时候，你面对他

的方式可能就可以不用像“你是我的或者你不是我的”那么简化了，而是我如何来认识你。所

以我觉得在亚洲和很多的地方，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去建构世界资产这一观点。从欧洲对“世

界”还是一个幻想开始，他们经历了大概三四百年时间，连接着航海术，和他们各种武器技

术的发展，而达到了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开始对世界进行档案的整理。如果欧洲人如何活的

不像他自己国家的人，而活得像一个国际人需要三四百年，那么我们在这里，如何达到变成

国际人的这一个状态？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如何在我们的思想里开始有世

界。 

  

前面我比较集中跟各位分享关于世界跟影像的关系的一些想法。下面我就进入到这个项目涉

及到的影像的问题，我想先做一个细致的与历史脉络跟影像的特质有关的分享。第一部分我

会来谈新写实的问题，第二个部分我会来谈当世界成为档案，第三个部分其实会谈到后写实

的问题。 

 

我们先回到新写实成为生存经验的直面。新写实变成了一个关系——我们如何直接地思考或

面对我们今天的生存经验。我会把新写实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十九世纪末的小说，另

一个部分是二十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出现的电影影像运动或现象。如果我们关注电

影这个部分的话，第一个思考的就是是诗、散文还是评述？诗跟散文的分法，我刚刚已经跟

各位分享过。关于评述，我是用 essay 这个观念来认知它的——是对这个世界或者对某些事

物的一个描述。因为它是一种具有主观性和评论性的描述，是表达主体性的一种评论方式，



所以我会用“评述”这个词来做中文翻译。 

 

透过这三种文体，我们接下来考察在电影的影像里到底发生过什么。集中在六七十年代，帕

索里尼，戈达尔，鲁什这些电影人开始来问：我们对现实的事情或者非现实的事情进行拍摄

的时候，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它到底够不够真实？或者说我如何让它更真实？ 

 

十九世纪的新写实或社会写实文学有一个重点——描述出整个社会的结构或物的表象，将其

呈现为人类的某种真实，它还是相信最后有真实的景象。而在意大利新写实里，新写实其实

对写实的追求。为什么他们当时会需要对写实的某种需求？因为这个世界变得让他们无法再

去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个世界跟他们过往的那个世界产生了非常大的断裂，信念的

断裂，当你开始不相信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更渴望知道真的状态到底是怎样。在新写实时

期，人们会思考我如何透过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来面对真实，所以新写实反而产生了更多不

真实的影像，但那些不真实的影像都变得更为真实，或者说我们可以拿不真实的影像来谈更

为真实的事情。 

 

法国新浪潮就更吊诡，因为在法国当时他们所处的是一个高度工业化、高度消费、高度资本

化的社会，这个吊诡的关系在于那个时期的导演早已经预设，或觉得当时的法国社会就是一

个景观的社会，他们其实是用一个对抗的姿态不断地透过他们的影像在跟整个景观世界进行

拉扯，在寻找景观社会里更为真实的批判性的时刻。差不多同时期，可以发现的是人类学观

点的介入，它的介入其实同时是更开放的去看待神话这件事，这在胡许的影片中可以看到。 

 

发生在欧洲六七十年代的新写实，到八十年代时逐渐移向了亚洲地区。当时战后美国跟苏联

所构成的冷战结构在很多国家里产生了松动和开放。这时，之前发生在欧洲的新写实在亚洲

的影像创作里开始找到了一些连接，这些连接不单纯是因为有一些导演真的看过了之前那些

导演的影片。不管是侯孝贤还是阿巴斯，他们为什会同时关注到凝视的重要性，以及直接的

观看，不是去搭景不是去安排，而是直接看到现实生活的重要性？因为在整个冷战结构里生

产的影像都是搭景的影像。所以当这些导演有机会去生产影像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很大的

渴望去好好地凝视他们生活的世界。冷战这样一个集体性的时期，大家看到的影像其实都是

超越性的影像，是投射到未来一个更伟大的时刻的影像。在这样一个三十年下来的经验里，

事实上大家觉得最匮乏的就是明明觉得最真实的个人经验却没有影像存在。这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去看，一个是根本就被禁止去看。所以在八十年代开始有这些影像运



动的时候，我们发现长镜头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像的特质。 

 

到九十年代，像贾樟柯，他一样延续着某一种新写实。六十年代就有新写实了，为什么到了

九十年代新写实还继续？我们还可以继续往下看，当它发展到阿比查邦或者是枝裕和的时

候，这些写实又转化成了什么？从贾樟柯目前的前后期来看，他的早期是很接的，往往描述

一个小人物在都市高度发展的状态里会和环境产生怎么样的拉扯；跨越到他拍《世界》的时

期，高度发展下的社会开始出现了很多景观，人开始活在一种非现实的状态中。贾樟柯的后

期一直在处理，甚至处理到他的影片很多变成不真实。可是到了阿比查邦跟是枝裕和的时

候，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影像里看到幻像跟真实已经揉合在一起，到无法区分的状态，而且他

们更为重视在特殊的历史时刻和事件下所出现的影像的状态。 

 

从六十年代直到二十世纪结束，叙事跟非叙事产生了一个更无法去区分的状态，虚构跟纪实

也变得不可区分。其中有三个最主要的范畴架构着这样的影像的思考：存在主义，面对自己

真实存在的经验；现象学，它跟散文的关系非常密切，在现象学的方法里会不断的检测我跟

世界之间接触的那些特殊的时刻；以及人类学，它对于人跟整个背后的神话结构或者社会结

构之间关系的一个描述。 

 

我们如果来看这一次所选的影片，会发现其实它不像新写实的影片，而进入了另外一个状

态。这些导演所用的影像，大部分并不重视镜头和镜头所构成的段落必须要同質性很高，必

须要呈现出某种形式上的观点，或者某种风格语言。我们反而发现他们引用了大量的新闻影

片，大量其他出现的图像、绘画，还会引用到表演等很多其他的图像。我们发现这些影片在

影像的关系里面非常的零碎。 

 

我们最后都会用诗来讨论大部分新写实的导演，但当我们讨论到克鲁格，戈达尔，法洛基这

样的导演的时候，我们是很难用诗去谈论他们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呈现出来的世界是整个

碎成一片，断裂到不行，而且他们的影片都意图要去讨论事情，而没有那么直接的回到个人

感性的凝聚跟再现。我们从真实电影或者直接电影的角度切入来看这些导演，如果说新写实

主义有一个非常的重要的点，那就是把散文式的凝视都变成有可能是一种诗，也就是我们把

现实生活的凝视拉长了时间，这个时间让本来是散文式的场景变成了一首诗。 

 

这一批导演有一个特质，就是把我们日常生活里看到的影像变成了论述，变成了一种可以去



表达“我”的推论和批评观点的材料。这里非常重要的是，首先影像必须变成不同的档案，而

这个世界也变成了档案库。世界之所以可以变成一个档案库，它首先要变得不真实。我们生

产的很多影像，广告，新闻影像还有艺术家创作的影像，其实这些影像都在取代着我们肉身

所能够经验的世界，而这些世界到了今天，甚至有了网络，变成更为真实的一个世界。我们

现在的世界因为影像的关系变成更多更多的世界，所以世界到最后变成档案库。 

 

如果我们从这个部分再回到电影史来思考，会有一些线索很有趣，从尤尼斯·伊文思，从维

尔托夫开始。伊文思的影像有一个特点，他让你从一个纪录性的影像中好像看到了某一种当

它转化成一种媒介的时候，会出现的特殊节奏感或特殊的不真实性跟材料性，这是伊文思的

影片很重要的一个创新。所以从伊文思那里我们会看到一种纪录跟实验是无法区分的影像。

我想用机器去记录一个现实的世界，可是因为我使用的是机器，而且这个机器必须经过一连

串的工业生产的转化，所以它必然有非常高的物质性，可以来思考实验这件事。也就是说当

它变成了一个物，我们如何把他生产出不同的经验。维尔托夫非常有名的是他几乎不掌镜，

不自己出去拿着摄影机拍，他几乎都活在实验室里，活在剪片室里。所以他也开始有了一种

经验，就是我如何透过影像去讲事情，不是因为我带着摄影机去看这个世界，而是因为我有

档案，我如何透过这堆档案来理解这个世界，或者来投射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会发现伊文思

影响了克里斯·马凯，而维尔托夫影响了戈达尔，这个线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在德国，我们就会看到克鲁格或者西柏伯格。在德国的语境里所发展出来的论述电影跟法国

的其实不大一样，在德国的脉络里，有一个更强的系统化的论证过程。克鲁格跟西柏伯格都

有这样的共性，透过一个非常系统化的对历史的分析，加入了新闻图像、海报图像等所有跟

信息有关的图像的拼接，并运用剧场形式的展演。为什么在克鲁格跟西柏伯格的影片中，在

他们如何去谈二十世纪的历史，以及回溯到十九世纪的历史的时侯，剧场形式的展演为什么

那么重要？因为一直到冷战结束，我们其实都很长久地活在剧场化的影像世界里，所以剧场

在德国人的思维系统中非常重要。虽然从席勒、歌德开始剧场原本是公民美学教育非常重要

的一个形式，但为什么公民美学教育的形式到后来发展成为一个极权主义的形式？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历程。 

 

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法洛基这样一个导演，在当代艺术里有对他更直接的表述－对法洛基来

讲所有的影像都离不开机器。所有机器里所看到的东西就等于是人不断地在互动的另一个未



来的世界。我为什么说未来的世界？因为只要我们生产出来某一种机器，制造出了某一种影

像，在一段时间后人们就会觉得这段影像就是他肉眼所见。在这样的互动下，人已经找不到

肉眼所见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脑子里面的臆象根本就不是来自我们肉眼所见的，而是

来自于我们早就是机器人。在法洛基的定义里，人有可能就是弹头前面的摄影头，人可能就

是一个工厂里的压缩气压机的装置。当世界成为档案，世界不再真实的时侯，也可以说世界

的真实变的更为多元。当去讲我们的世界是多元的时侯，我们不要忘记世界如何多元。如果

没有网络，没有影像，世界到底要怎样多元？影像跟网络其实都几乎已经变成人的一部分。

世界变成档案，等于我们每个人都在档案库里检索一些影像，然后用这些影像来讲我到底如

何思考。 

 

在这样一批导演的发展下，资本跟政治几乎无法区分，实验跟经验也无法区分。实验跟经验

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比较容易用一般性的方法去思考经验，经验就是你每天生活中吸收到

的讯息，你在你的生活里映证了非常多次你觉得事情就是会这样的时侯，这就是经验的累

积。实验是什么？实验包含着某一种意图，这个意图一定是基于对现有经验的想象。而实验

有一个强烈的欲望，它要创造出新的经验，实验一定是要去分析既有的经验，但它并不满足

于分析，它会想要从这些分析里去告诉你我有一个梦想，可以做些什么。实验电影绝对不会

停留在告诉你电影的影像是如何生成的而已，它总是要再更进一步告诉你，其实电影的本质

是什么，或者说电影要去做什么？可是现有的经验都无法达到，所以才要去拍实验电影。 

 

我们现在活在一个对未来的欲望跟既有过往的历史无法区分的状态中，这也是我们在看这些

影像可以感觉到的。当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景观社会的时候，影像会有一种双重描述，因为我

们的世界都变得双重。一个是对现实世界的描述，一个是对影像生产的描述。用居易德波的

话来讲，如果有一个假的世界取代一个真的世界，当这个所谓假的世界在我们今天也变成另

外一种真实的时候，我们如果要去描述，肯定要去描述影像生产的问题。这里其实就会回到

我一开始为什么用世界这样的面向来切入，我们在看每一个影像的时候都应该在思考，它为

什么到我们面前，它是如何产生的，这样你就更能够回到自己的创作或者自己的经验里面去

看，你的可能性是什么，你在世界的位置是什么。 

 

到了后写实，如果在这些写实之后还有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会从四个方面去讨论现在的

一些影像的状态。一个是所谓的感性分享，借用到朗西埃的观念，它假设事实上我们每一个



人的感官或者每个人的直觉状态都是在一个社会结构和一个分配状态下生成的或决定的。为

什么我看到看不懂的影像就非常生气，这可能不是你的主体性，而是来自于你被分配到了这

个位置，你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对一个看不懂的东西更有耐性。可是有些人他在这个社会的

分配机制中被允许了可以跟我们的领导人或跟我们的财团报告说，这个看不懂的东西太重要

了，是我们的未来。这就是当代艺术如何在所谓的精英、民主化、平民化的关系里面不断的

运作。 

 

第二个是历史记忆的再造。我们发现完全抛掉大历史之后，其实是不够的。当你抛掉所有的

历史，你同时也在抛掉你的能量和力量。如果你没有历史，你就没有任何东西告诉别人我活

了二十年后我的价值在哪里。所以当大历史被去除，也就是冷战结束以后，其中八八年，和

八九年是重要的时间点，我们进入到全球化，进入到一个更为剧烈的权利和经济能力的竞争

的时候，发现历史的记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只有权利和经济能力的竞争，事实上产生

不了更大的利润，也无法在全球化中确认权利。到最后你还是觉得如果要谈艺术还是要回到

塞尚，委拉斯贵兹等等，你再有钱还是会买那些东西，因为你只懂那些东西的价值，你的经

验的价值就会不断的被延迟。因为没有人买，这是非常现实的，有人买才会有价值，这很吊

诡。 

 

第三个就是影像的体制。我们要开始意识到其实现在制造各式各样的影像都已经不是问题。

即使是一个婚纱店的摄影师，都可以制造出各式各样你觉得还不错的影像。当我们的技术和

能力已经发展到这个时候，我们是否还享受着影像语言的思考？如果还沉浸在影像风格的思

考中，我们会发现找不出新的快感或者新的批判的点。其实现在更为重要的是东西怎么生产

出来。你如果想要找一个不同的观点，是必须要挑战生产机制的，如果不去挑战生产机制，

你会发现大家在同一个生产机制里生产出来的都大同小异。 

 

最后一点我之前已经先做补充了，就是我们如何建构一个所谓世界资源的观念。第一个是经

验跟文体之间的关系，我们到底如何去剪一部影片？这个编辑的方法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从

你的观看经验、生活经验、感性经验、还是从教育经验中来的？这个变得非常重要。你要不

停的自省，只有自省你才知道你在什么样的体制下生产影像。 

 

第二个点是主体性与影像的关系，也就是影像的资本。现在非常个人主义，每个人都有他要

去尊重人的地方，和被尊重的状态。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位置上思考，我的生命要怎样更加



好，我要怎样活。这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往往造成一个问题－大家沟通的对象是谁。对象变成

了百货公司的周年庆，它凝聚了非常大的共识，大家都可以透过百货公司的周年庆去理解为

什么另外一个人匆匆忙忙冲进了百货公司。可是你如果在美术馆时，你如何去理解一个人为

什么走进美术馆？这是无法理解的，或者说非常神秘，抓不到头绪。所以我们如何重新去思

考影像的生产其实是某种资本？我们如果太依赖这个资本的累积都是透过公共媒体或者私有

公司的媒体，其实你真的可以有你自身的差异性是非常难的，你也真的很难去谈我有什么样

的创造性，我要和别人沟通什么？因为事实上我们没有自身的影像资本的时候，我们跟别人

沟通的东西只要大家看广告就结束了，我们就达到沟通了，因为事实上就有共识，尽管你没

有跟另外一个人讲过一句话。这样的事情可不可以满足各位？ 

 

还有一个也是刚刚谈过的，我们是在什么样的位置进行影像的生产，跟世界的关系又是什

么？当我们坐在观众席，看一个影像，觉得为什么我们看不懂，为什么一个看不懂的影像可

以推到我们前面，那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当有一个影像已经被全世界很多的地方的人赋予

价值，好像他们看得懂的时候，而到你面前，其实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你至少可以开始跟其

他地方的某些人有了沟通的基础。这就像当大家都在聊一件衣服或某个品牌，可是你却完全

没有看过这个品牌，那么你就没法参与对话，因为你连基础的材料都没有。可是如果今天大

家在讨论的某一件衣服，而你可以在你的能力范围内，甚至是免费的，看到这件衣服，那你

就可以参与对话。第一个层次就是这是一件幸运的事，另外一个层次再来思考，我如果跟别

人是站在世界不同观点的时候那我要如何来评断这个影像？而在做这个评断的时候，我是具

有沟通能力的，不是跟别人说这个是你们家的影像，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家会有我家的影

像。其实这个理由是非常薄弱的。 

 

另外一个就是社群和教育的关系，今天为什么必须要透过策展和艺术中心来做这样的放映。

在所有商业体制里，或者在很多的教育体制里，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社群的时刻。如果说这些

东西你念国小一直念到中学，学校老师都会介绍的话，真的是太完美了，根本不需要艺术中

心，我们只需要去这些学校的辅导中心就好。所有念策展项目的人都可以到国中小学去教

书，这也是很快乐的事情，工作有保障了，只要大家还继续生小孩。我们为什么要艺术中心

来产生这样的一个社群的时刻？以及我们为什么来看这些影像，这些影像为什么我之前都没

看，或者我为什么都看不懂？事实上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如何在这样一个社区下，遇见

一些可以进一步沟通的人，其实这个非常重要，它涉及沟通、协商和创作。 



 

我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